
               
独联体国家西靠与美俄争夺 

苏祖辉(2005.8)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将独联体视为其与西方间的战略缓冲地带，努力加以维持。但进入新世纪

以来，独联体国家西靠倾向凸显。在独联体12个成员国中，格鲁吉亚、乌克兰已被美国“颜色革

命”西化，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政权更迭，“古阿姆”组织（目前由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

摩尔多瓦组成），“疏俄亲美”基调增强。独联体国家向美国靠近，将对该地区造成深远影响。 

    西靠凸显 疏俄亲美 

    美国利用各种手段不断向独联体地区加紧渗透，一些独联体国家已先后被拉入西方阵营，独联

体分化趋势明显。 

    （一）“颜色革命”使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进一步西倾。在独联体国家中，乌格两国的“西靠”

倾向最为明显。经过美多年经营，乌格两国的“民主土壤”已很有基础，非政府组织更为活跃。乌

格两国首当其冲地成为美在独联体的“民主试验田”。2003年，美策动格鲁吉亚反对派利用格议会

选举发起“天鹅绒革命”，将亲西方的萨卡什维利推上总统宝座。独联体国家出现第一个亲美的总

统，格成为美在该地区策动“颜色革命”的桥头堡。2004年，美挑起乌克兰总统选举争端，策划所

谓“橙色革命”，并再次成功地实现政权更迭。乌格两国改弦易辙后，与美关系不断升温。格美高

层互访频繁，军事合作不断加强。格明确表示，其目标就是实现与欧洲组织及北约的一体化。乌西

靠倾向更为突出，认为独联体已完成使命，并明确提出加入欧盟和北约、发展乌美战略伙伴关系等

亲西方的外交政策。 

    （二）美乘势而上，逐步加强对与俄关系密切的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渗透。以吉尔吉斯斯坦“郁

金香革命”为开端，美将触角逐步伸向与俄关系密切的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

斯坦等国。白俄作为俄盟友，美对其觊觎良久，必欲除之而后快。继赖斯将白俄列入“暴政前哨”

名单后，布什还将其称为“欧洲最后一个独裁政府”。４月，赖斯会见白俄反对派，公开怂恿反对

派推翻现政府。“9·11”事件后，美还借反恐之机，加紧向中亚地区进行军事渗透。目前，美和北

约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都已建立军事基地。 

    （三）在格、乌推动下，“古阿姆”组织重趋活跃，其“疏俄亲美”基调突出。近年来，作为

一个次地区组织，“古阿姆”的发展起伏不定，并一度陷入沉寂。但乌格两国发生“颜色革命”

后，“古阿姆”重新活跃，并表现出明显的“西靠亲美”倾向。阿塞拜疆频频向美示好，美阿军事

关系进一步密切。摩尔多瓦迫于形势，也由“亲俄”转向“抗俄”，积极向西方靠拢，并力图复活

“古阿姆”。美出于遏制和弱化俄影响、瓦解甚至取代独联体等方面的考虑，在政治和经济上一直

与“古阿姆”保持着密切联系。4月22日，“古阿姆”组织峰会在摩尔多瓦举行。会议亲西疏俄色彩

浓厚，广邀美欧代表与会，但俄被排除在外。与会各国明确表示，希望与欧盟、北约以及美等建立

伙伴关系，要求俄尽快从摩、格撤军，并主张引导白俄等国发展民主，构建泛东欧“民主同盟”。 

    俄方失策 美国渗透 

    俄罗斯经营独联体不善，助长一些独联体国家的离心倾向，为美国的渗透提供了契机，独联体

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纷纷向美国靠拢。 

    （一）独联体“独”多“联”少，缺乏凝聚力，导致各国离心倾向不断加大。独联体自成立以

来，成果有限。相反却因种种因素导致其日渐衰微。首先，独联体虽设立众多机构，但十分松散，

缺乏约束力。十多年来，独联体成员国共同签署了千余份旨在协调和发展后苏联地区各国间合作和

一体化的文件，但真正生效的只有4％－5％。其次，独联体各成员国之间在对外政策、发展模式、

政治制度和经济水平上的差异不断加大，独联体内部陆续出现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俄白联盟、中



亚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和统一经济区等形形色色的新组合。独联体的凝聚力持续下降，在应

对危机时力不从心。在格、乌、吉等国的“颜色革命”中，独联体几无作为。第三，对于独联体其

他国家来说，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且独联体各国对俄仍存戒心，并不

重视发展独联体内部的关系。一些国家已逐步对独联体丧失了兴趣。 

    （二）俄对独联体政策失当，未能妥善处理与其他成员国矛盾。独立之初，由于俄一度将独联

体国家视为发展本国经济的负担，希望甩掉包袱，尽快融入西方社会，并未采取积极措施推进独联

体一体化，还极力避免卷入独联体内部冲突。近年来，俄虽仍重视独联体，但因实力所限，俄无法

完全满足独联体国家的多方面要求，导致一些国家为自身利益计，纷纷向西方靠拢。此外，由于领

土、民族、宗教等原因，俄与独联体国家不时发生摩擦和争吵。俄自恃大国身份，动辄对其他国家

施压，招致独联体成员国的不满和戒心。俄乌在刻赤海峡划界问题上互不相让。俄格因南奥塞梯和

阿布哈兹等问题相互指责。俄在纳卡问题上偏袒亚美尼亚，也让阿塞拜疆心生不快。俄与摩尔多瓦

在德涅斯特河问题上频生争端，俄态度强硬，导致摩十分不满。 

    （三）美利用俄经营独联体不善，加大了对该地区的“软渗透”。冷战结束之初，美便启动了

“支持新生独立国家”计划，动用一切资源在独联体各国培植民主土壤，要把独联体各国打造成

“新型民主国家”。美通过《自由援助法》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单项计划”，向独联体各国提供

各种援助。1993年至2003年，美用于帮助独联体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专项援助就达90亿美元。

美还通过各种青年学者交换计划，在独联体国家培育亲美派。据统计，1993年以来，共有9万多名来

自原苏联国家的商人、大学生、政府官员在美方援助下，赴美“受训”，其中就有格、乌现任总统

萨卡什维利和尤先科。此外，美为输出其文化和价值观，还斥资近百亿美元组建或资助了近千个非

政府组织，将之打造成美推行民主的“排头兵”。相比之下，俄对独联体各国的投入很小，经济援

助十分有限，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缺乏吸引力，导致独联体的凝聚力大大下降，各国民众“亲美疏

俄”心理不断上升，甚至把融入西方国际社会看作未来发展的惟一前途，从而为美大规模渗透和施

加影响提供了机会。 

    维持框架 长期动荡 

    独联体国家靠美倾向的增强，将使俄美在该地区的争夺更趋激烈，独联体地区可能会陷入长期

动荡，但独联体的框架将得以维持。 

    （一）该地区将成为多种力量争斗的重点区域，并有可能再次进入不稳定期。冷战结束以来，

美一直未放弃发动第二波“民主化浪潮”演变和搞垮独联体的图谋。随着美在独联体地区的一系列

举措相继得手，更多独联体国家将面临“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威胁。普京上台以来，俄充分认识

到，独联体的分裂或西靠，必将导致俄地缘环境进一步恶化，并削弱俄在国际舞台发挥大国作用的

分量。这将是俄无法接受的，因此，俄对独联体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强。虽然以俄目前的综合实力

和政策手段无法直接与美、欧进行全面对抗，但俄必将尽其所能努力加大对独联体地区的经营力

度。对于欧盟来说，独联体地区的动荡将直接影响欧洲安全，欧洲不愿再次承受类似东欧剧变的冲

击。虽然，欧盟在西化独联体的大目标上与美一致，但欧洲倾向于稳健、和平的政策，将更多在维

护稳定与推广民主之间寻找平衡。今后，多种战略力量在独联体地区加强渗透、相互较量的局面将

不可避免，不确定因素将增多，局势也会更加复杂。 

    （二）独联体内部的分裂趋向虽日益明显，但在较长时间内，独联体的框架将得以维持。面对

美的步步进逼，俄已开始加强还击，并已成立一个名为俄联邦总统办公厅对外地区间联系和文化联

系局的专门机构，来对付独联体境内的“颜色革命”。此外，俄还加紧调整其对独联体政策，巩固

俄白联盟和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并通过深化一些次区域组织推进独联体经济一体化。俄在独联

体的传统影响仍不可忽视，其不断利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种杠杆，尤其是猛打“能源牌”来遏

制一些国家的离心倾向。独联体国家的亲美倾向虽不断加强，但其与俄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短期

内不会完全倒向美，总体上还会努力保持外交平衡。即将举行选举的独联体国家对美“颜色革命”

已颇为警惕。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禁止索罗斯基金会活动，而哈更是表示，该国已做好武

力镇压政变的准备。对美而言，当前过分刺激俄并非好事，且美主要精力还在中东，并不希望引发

独联体地区全面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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